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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指出：“各民族文化相通，是中华民族铸

就多元一体文明格局的文化基因。”a 中华民族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大家庭，在

长期发展过程中，各民族共同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文化具有传承精神、整合观念、凝聚

共识的功能。共同的文化信仰能促使起源各异、文化多样的民族形成共同的精神追求，这种

追求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根基之一。

龙植根于中华文明起源之中，龙文化是中华文化的典型代表。自古以来，龙承载着深厚的

文化内涵与象征意义。远古时期，人们对自然的认知有限，面对风雨雷电等强大而不可捉摸的

自然现象，内心充满了敬畏。先民们构想出一种超自然的强大存在以掌控这些力量，龙的形象

便应运而生。风调雨顺，归功于龙的庇佑；遭遇旱涝灾害，则归咎于触怒了神龙。于是，人们

通过祭祀等活动来祈求龙的恩赐与宽恕。这种对龙的崇拜，逐渐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信仰。

自秦始皇建立大一统封建王朝后，皇帝成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需要至高无上的象征来

彰显其权威和地位。龙，因其在民众心中的神圣地位和强大力量，遂与皇权紧密相连，成为

至高权力的化身。帝王自命为“真龙天子”，昭示其统治地位是上天授予的。这种观念的广

泛传播，使得龙与皇权的联系愈发紧密，历经多个朝代不断强化，至清代达到巅峰。清代，

* 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创新项目“中华民族精神文明研究”（2023YZD055）阶段成果。

a 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4 年 9 月 28 日。

论各民族文化相通 *

——以中华民族共创共享的龙文化为例

孟靖朝

各民族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其中龙文化是中华文化的典型代表。龙作为中国各民族共

创共享的文化符号，深受各民族的认同与尊崇，是凝聚中华民族精神力量、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的重要纽带，深刻体现了各民族文化间的内在相通性。文章深入探讨龙文化体现各民族文化相通

的四个核心维度，即共建族源神话、共创图腾崇拜、共享风俗习惯、共有价值观念。通过梳理各民

族相关的龙文化现象，揭示龙文化在促进中华文化认同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展现中华民族多元

一体格局下各民族文化的深度关联与和谐共融，以期为增进各民族文化互鉴融通、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提供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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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被视为民族和国家的标志，以及自强不息精神的象征。入关前，八旗旗帜上便有龙的图

案；清朝建立后，明确了黄龙旗的规制。鸦片战争后，中国被卷入近代世界的发展浪潮，亟

需一面能够代表民族和国家的旗帜。清光绪十四年（1888），慈禧太后正式批准《北洋海军

章程》，明确规定大清海军军旗“黄底蓝龙戏红珠图”为大清国旗。这一举措也凸显了龙作

为中华民族和中国象征意义的官方地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龙进一步成为凝聚民族共识、增进文化认同的重要纽带。

《龙的传人》这首歌家喻户晓，“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这句歌词，使

得各族同胞在共通的符号与情感中找到归属感。新时代，龙作为民族共同体的象征，是中华

民族昂扬奋进的精神旗帜。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4 年春节团拜会上指出：“龙是中华民族的图

腾，具有刚健威武的雄姿、勇猛无畏的气概、福泽四海的情怀、强大无比的力量，既象征着

五千年来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奋斗进取的精神血脉，更承载着新时代新征程亿万中华儿女推

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坚定意志和美好愿望。”a 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龙”的重要论述，

深刻阐释了龙的多重寓意和厚重的传统文化底蕴，并赋予了其新的时代内涵，勉励“全国人民

振奋龙马精神，以龙腾虎跃、鱼跃龙门的干劲闯劲，开拓创新、拼搏奉献，共同书写中国式现

代化建设新篇章”b。龙承载着新时代的民族精神，持续书写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

世界上许多国家都以动物作为象征符号之一。如美国以白头海雕作为美利坚民族的象

征。在美国国徽上，白头海雕振翅高飞，头顶的冠冕光芒闪耀，一只爪子紧握橄榄枝，象征

和平，另一只爪子抓着利箭，代表战争的力量，生动地展现出美国在和平与武力间的权衡。

俄罗斯的象征动物是棕熊，如 1980 年莫斯科夏季奥运会，官方吉祥物“米沙”便是一只棕

熊。棕熊庞大的体型与俄罗斯广袤的国土相呼应，在俄罗斯文化中象征着力量、勇气与坚

韧。此外，俄罗斯还长期以双头鹰作为国徽与官方象征。英国的象征动物是狮子。英国国徽

的中心图案为一枚盾徽，盾面左上为三只红底金狮，象征英格兰，右上为一只黄底红狮，代

表苏格兰，右下复现英格兰金狮纹章，可见狮子图案对英国的重要性。狮子也象征着英国人

傲慢、强势的性格。法国的象征动物是高卢雄鸡，巴黎圣母院的屋顶、总统府邸爱丽舍宫的

大门上，均有高卢雄鸡的身影。它代表着法国人民英勇坚毅的战斗精神，数百年来一直是法

国的重要标志。

笔者认为，龙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是各民族文化相通的重要体现。本文以龙文化为切

入点，论证其通过族源神话、图腾崇拜、风俗习惯、价值观念四个维度，将各民族紧密地联

系在一起，推动形成共同的文化认同。龙作为中华民族的标志性文化符号，其文化中蕴含着

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丰富的精神内涵，不仅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共同信仰和精神追求，也反映了

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互鉴与融合共生。深入理解龙文化，对我们更好地把握中华文化的多

元一体特征，增强民族凝聚力，增进中华文化认同，进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

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从龙文化看各民族共建族源神话

古代的神话传说与神灵崇拜，是先民们认识民族起源与自然现象的重要载体。为解释自

ab 习近平：《在二〇二四年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4 年 2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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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起源、追溯祖先脉络，先民们创造了族源神话。在各民族创造的族源神话中，“龙”的身

影屡见不鲜，许多民族更将龙视作本民族的起源，认为自己是“龙的传人”。同时，各民族

普遍将龙视作神的化身。这些现象均体现出各民族文化相通的内在联系。

（一）各民族将龙视作祖先

在我国多民族的文化语境中，普遍存在着将龙直接视为祖先的神话传说与文化记忆。殷

墟出土的甲骨文上就有“龙来氐羌”的记载，直接印证了龙与氐羌的关联；神话叙事中，鲧

治水失败，死后“化为黄龙”，更将祖先直接视为龙；《山海经》亦载，“有人珥两青蛇，乘

两龙”a，通过“乘龙”意象强化了华夏先民与龙的亲近关系。除中原外，古代西域诸如焉

耆、龟兹、于阗等地的族群亦普遍尊崇龙，自认为是河西走廊的“龙族”或“龙家”。焉耆

人不仅视自身为龙的部落，更将龙作为姓氏。敦煌出土的文献载，“龙部落本焉耆人……其

人轻锐，健斗战，皆禀皇化”b，明确其族群与龙的渊源。《隋书》中亦记载，“焉耆国，都白

山之南七十里，汉时旧国也”，并明确“其王姓龙”，c 印证了“龙姓”与王族的关联。龟兹

的龙文化叙事则更具神话色彩。《大唐西域记》记载，龟兹“近代有王，号曰金花，政教明

察，感龙驭乘”，其国东境城北天祠前有大龙池，因“城中无井，取汲池水”，而“龙变为

人，与诸妇会”，因此“人皆龙种”。d 于阗人则将龙奉为水神，“祠祭河龙”e，并建有祭祀

龙的祠堂。此外，匈奴亦有崇龙之俗，史载有“五月，大会龙城”f“岁有三龙祠”g 等做法，

“龙城”“龙祠”的设置，可见龙在其族群仪式与精神生活中的重要性。

还有些民族将龙作为民族起源的重要元素。在西南一些民族的创世传说中，枫树心孕育

了蝴蝶妈妈，蝴蝶妈妈与水泡“游方”生下十二个蛋，经鹡宇鸟孵化，生出人类和万物，龙

便是其中之一。在此体系中，龙与人类同出一源，既是生命起源和民族繁衍的重要象征，也

寄托着这些民族对生命起源的神秘认知和对民族延续的精神向往。湘西苗族中，将优秀儿女

喻为龙的化身，优秀的青年男子被称为“代春戎”（意为“龙后生”），优秀的青年女子则

被称为“代帕戎”（意为“龙姑娘”）。h 这些日常称谓也直观体现了对龙的文化认同。还有

一些民族的创世神话则将龙视为生存空间的开创者：天地初开时一片混沌，龙出现后搅动海

水，使陆地逐渐形成，为人类和其他生物的生存创造了条件。因此，他们也自认为是龙的传

人，龙在其族源神话中代表着创造和秩序，成为其民族认同构建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此

外，彝族《勒俄特依》、纳西族《东巴经》等民族文献中，均有龙的叙事，如纳西族有吟诵

“祭龙经”的传统，生活在云南保山的布朗族也有“崇龙”传说和祭龙习俗等。可见，龙文

化在少数民族信仰中也广泛存在。

将龙普遍视作祖先的文化叙事，不仅承载着各民族的自我认知，更展现了龙文化在各民

族族源神话构建中的独特作用与深远影响。各民族以龙承载族源认知、寄托精神向往。龙成

a 《山海经》，周明初校注，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12 页。

b 陆庆夫：《从焉耆龙王到河西龙家——龙部落迁徙考》，《敦煌研究》1997 年第 2 期。

c [ 唐 ] 魏徵等：《隋书》卷八三《西域列传》，中华书局 1973 年版，第 1851 页。

d 《大唐西域记》，董志翘译注，中华书局 2012 年版，第 36 页。

e 《大唐西域记》，董志翘译注，中华书局 2012 年版，第 737 页。

f [ 汉 ] 班固：《汉书》卷九四《匈奴传》，[ 唐 ] 颜师古注，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3752 页。

g [ 南朝宋 ] 范晔：《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列传》，[ 唐 ] 李贤等注，中华书局 1965 年版，第 2944 页。

h 过竹：《苗族神话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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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各民族共有的精神联结。

（二）各民族将龙视作神的化身

在我国多民族的文化认知体系中，龙常被视作神灵的具象化呈现，可主宰自然秩序，在人

们心中无所不能。在传统农业社会中，降水的多寡、日照的长短等自然天气的变化直接决定着

农作物的收成丰歉，进而影响民生福祉和国家稳定。在此情况下，龙的形象被进一步神化，“古

代人们往往把龙当作雷神、雨水神和虹神来崇拜，视之为雷电或雨水和虹的主宰者”a。历代官

方亦多次举办祭祀龙的仪式，如：唐玄宗曾下令建龙池，“开元二年闰二月诏，令祠龙池”，还

将“仲春”日设置为固定的祭龙日期，“十六年，诏置坛及祠堂，每仲春将祭，则奏之”；唐德

宗亦于“贞元六年六月，复祭五龙坛”。b 这些都从国家仪式层面强化了对龙神信仰的认同。

龙被视为雷神的化身，这在早期文献与诸多传说中均有明确体现。雷神具有龙的形状，

这早在《山海经》中就有记载：“雷泽中有雷神，龙身而人头，鼓其腹。”c 一些民族将龙、蛇

与雷电现象直接关联。如北方一些民族认为雷电源于龙，相传雷电之时，有民众目睹龙从天

而降。东北一些民族同样将雷电当作龙的化身，认为闪电劈树就是龙形显现的征兆。将龙看

作雷神，反映出民间对于龙的敬畏与崇拜。

龙亦被尊为雨水神的化身，被赋予调控降水的神圣职能，成为古人应对“靠天吃饭”的

精神寄托。古人一直认为，天空是倒挂的弧形，无法贮存水，而龙就是雨水神的化身，把陆

地上江河湖海的水输送至天庭，再以降水回馈人间。对这一认知最直接的实践，便是古代普

遍存在、代代相传的祭龙祈雨传统。早在商代，就有筑土龙祈雨：“汤遭旱，作土龙以象龙，

云从龙，故致雨也。”d 这一信仰在少数民族中也普遍存在。鄂伦春族认为，“雨是由于龙神

下到池子里用龙鳞蘸水上天后才形成的”e；赫哲族则认为，“雨是由龙把江水吸上去，装在

鳞甲里。每片鳞甲能盛四十挑子水，哪方需要就到哪方去撒下”f。在农耕社会，生产力低

下，老百姓靠天吃饭，降雨关乎生计。而“祭祀龙王求雨”成为多民族的共同仪式，更说明

龙作为雨水神的化身，已超越单一族群的信仰范畴，成为农耕社会共享的生存符号——因降

雨直接关乎生计，祭龙祈雨从“信仰活动”转变为“生存实践”。

龙还被视为虹神的象征，这得到了文字与传说的双重印证。甲骨文中的“虹”字是象形

字，笔画形状即为与龙、蛇相似的动物，“卜辞虹字象两头蛇龙之形”g。这种文字上的关联，

在民间传说中发展为“虹即龙化身”的叙事。傈僳族认为虹就是龙的化身。h 而虹到民间饮

水的传说，在历代文献中也多有记载。例如，汉代就有这一传说的明确论述，“是时天雨，

虹下属宫中，饮井水，井水竭”i；魏晋南北朝时期，“后魏孝明帝正光二年，夏六月，首阳

a 何星亮：《龙：图腾——神》，《民族研究》1993 年第 2 期。

b [ 宋 ] 王溥：《唐会要》卷二二《龙池坛》，中华书局 1960 年版，第 433—434 页。

c [ 清 ] 郝懿行：《山海经笺疏》，栾保群点校，中华书局 2021 年版，第 225 页。

d [ 汉 ] 刘安：《淮南子集释》，何宁整理，中华书局 1998 年版，第 342 页。

e 秋浦：《鄂伦春社会的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159 页。

f 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黑龙江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黑龙江省饶河县西林子乡四排村赫哲族情况（赫哲族调查材料

之二）》，内部铅印本 1958 年版，第 95 页。

g 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中华书局 1988 年版，第 243 页。

h 《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云南省编辑委员会：《傈僳族社会历史调查》，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71 页。

i [ 宋 ] 吴文英：《梦窗词集校笺》，中华书局 2014 年版，第 140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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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中，有晚虹下饮于溪泉”a，更点明了时间、地点、方式等具体细节；郭沫若也曾提及“吾

蜀乡人至今犹有虹有首饮水之说”b。可见虹饮水这一传说的传承与延续。

龙亦被视为海神的象征。如清雍正二年（1724）八月，朝廷下诏册封四海龙神，并进行

祭拜活动，“又加四海龙神封号，东海曰显仁，南海曰昭明，西海曰正恒，北海曰崇礼，均

遣官赍送祭文香帛，令地方官致祭”c。古代中央王朝通过官方册封与祭拜的形式尊崇四海龙

神，明确并尊崇“龙”作为海神的象征地位。

除了将龙视为人类祖先及神的化身，还有民众将一些日常事物视为龙，比如火焰、树木、

老虎、螃蟹、鳄鱼等。d 龙作为一种具有强大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在各民族文化中都代表着

吉祥、权威、力量等正面的价值观念。正是这种对龙正面价值观念的共通性，使得各民族在交

往交流交融过程中，能够以龙文化为桥梁，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和认同。

三、从龙文化看各民族共创图腾崇拜

在古代，各民族之间通过贸易、战争、迁徙等方式频繁互动，不同民族的文化在交流中

不断碰撞、相互吸收与融合。中原地区的龙文化逐渐向周边传播，同时吸纳了各民族的图腾

元素，最终形成了多元一体的龙图腾文化。目前，龙文化相关遗迹遍布全国，充分表明龙是

各地域、各民族共同创造和尊奉的图腾象征。

（一）龙是各民族共创的图腾

龙的形象融合了多种自然动物特征与部落符号元素，既象征着对自然力量的尊崇和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也寄托着对部落繁荣与吉祥如意的祈愿。考古发现的大量含龙形象的器物，

广泛分布于全国各地，且形态各异，充分证明了龙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图腾。

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出现具有龙纹的实物。距今约 8000 年的辽宁阜新查海遗址发掘

出由红褐色石块堆摆而成的“龙形堆塑”。此龙体型庞大，身长约 19.7 米，宽约 1.8 ～ 2

米，整体造型呈昂首，张口弯身，背部拱起，尾部若隐若现，给人一种巨龙腾飞之感。这是

目前已知的中国龙形象的原始形态。同时，在龙形堆塑的南侧、紧靠龙腹部下方发现有墓地

及祭祀坑，表明早在当时人类已经开始用龙的形态来表达某种宗教意识。这也是中华民族

龙意识形成的重要来源。e 距今约 7000 年的仰韶文化文物上就有鱼龙、蛇龙、鳄龙等不同

样式的龙纹，f 反映出早期龙形象的多元雏形。距今约 6000 年的湖北黄梅县焦墩遗址中，发

现了一批卵石摆塑遗迹，其中“龙全长 4.46（米）、高 2.28（米）、宽 0.3 ～ 0.65 米，昂首

直身，曲颈卷尾，背部有三鳍，腹下伸三足，长颈曲折弯卷，独角上扬，恰似一条正在腾

飞的巨龙”g，在龙的四周还摆放了龟、鱼、蛇等动物，体现了龙的尊贵地位。h 这是长江流

域早期龙文化的重要实物。距今约 4000 年的湖南澧县孙家岗遗址出土的透雕龙形玉佩，长

a [ 宋 ] 李昉等：《太平广记》，中华书局 1961 版，第 3173 页。

b 郭沫若：《卜辞通纂》，科学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388—389 页。

c 《清朝通典》，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266 页。

d 杨正权：《论西南民族龙文化》，《云南学术探索》1997 年第 4 期。

e 参见中国考古学会：《中国考古学年鉴（1995）》，文物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14—115 页。

f 袁广阔：《龙图腾：考古学视野下中华龙的起源、认同与传承》，《光明日报》2020 年 12 月 2 日。

g 中国考古学会：《中国考古学年鉴（1994）》，文物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228 页。

h 何晓芳、张立夫：《中华民族共享符号研究：“龙”传承的历史叙事》，《民族论坛》2025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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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厘米，宽 5.1 厘米，龙体蟠曲，头顶及后部为高耸的角状装饰。a 山西襄汾陶寺墓地距今

也有 4000 年左右，出土的几件彩绘龙纹陶盘，龙纹呈蛇形，在盘的内壁和盘心作蟠曲状。b

距今约 3800 年的河南二里头遗址，也出土了不少龙形器物。如在 V 区 M4 中出土的 3 件绿

松石铜牌饰，其“凸面（正面）上由许多不同形状的绿松石片镶嵌组成变形‘龙’纹”c。

2002 年，二里头遗址又发掘出一件绿松石龙形器，据考古记载：“绿松石龙形器放置于墓主

人骨架之上，由肩部至髋骨处。龙头朝西北，尾向东南……全器由 2000 余片各种形状的绿

松石片组合而成……绿松石龙为巨头，蜷尾，龙身起伏有致，色彩绚丽。……托座表面由绿

松石拼合出有层次的图案，多处有由龙头伸出的卷曲弧线，似表现龙须或鬓的形象……龙身

略呈波状起伏，中部出脊线，外缘立面粘嵌一排绿松石片。……龙身近尾部渐变为圆弧隆

起，尾尖内蜷，跃然欲生。”d 可见，中原地区对龙形象的创造已颇具美感。以上体现出东

北、中原、长江流域等不同地域均出土了龙形象器物，有力证实了龙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图

腾。距今 2000 多年的云南保山市昌宁大甸山古墓葬属春秋战国时期，经考古发现，出土的

铜饰上“面饰八组涡纹”e。“涡纹”似水，被认为是早期蛇形龙纹的表现形态，体现了西

南地区先民对龙形象的早期塑造。

综上可见，关于龙的遗迹出现于今辽宁、湖北、湖南、云南、河南等地，遍布全国。因

此，可以说龙是生活在不同地域的各民族先民们共同创造的图腾象征。

（二）龙是帝王的象征

古时人们认为龙具有掌控自然力量的能力，因而赋予其神圣地位。基于此，历朝历代统治

者为了确立自身统治的合法性，往往将出身神秘化，自称为“真龙天子”，这进一步巩固了龙

在人们心中的崇高地位。龙与帝王崇拜紧密结合，使龙文化呈现出明显的政治性。在中国古

代，帝王往往被视为龙，与之有关的一切都有龙的影子。皇帝的容貌称“龙颜”，身体称“龙

体”，继位、登基称“龙飞”，去世称“龙驭宾天”等。龙被视为帝王的象征。

自秦开始，中国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常将自己的诞生神秘化，声称自己与龙有关，借助

龙的尊贵和威势树立自己的权威。秦始皇就被称为“祖龙”f，而汉代帝王登基后也自称为

“真龙天子”。《史记·高祖本纪》里记载了汉高祖是“龙子”的故事：“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

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g 帝

王将自己描述成龙种或者真龙天子，老百姓也深信不疑，认为帝王就是龙的化身。

年号是古代帝王为记在位之年而立的名号，其中与龙有关的达 14 个。h 部分年号曾被

多位帝王使用，比如汉宣帝刘询、东吴孙权均用过“黄龙”作为年号，魏明帝曹叡、后赵义

阳王石鉴、后燕昌黎王兰汗均以“青龙”为年号。有些年号较为知名，如武则天曾使用的

a 郑元日、封剑平：《澧县孙家岗新石器时代墓群发掘简报》，《文物》2000 年第 12 期。

b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等：《1978—1980 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3 年第 1 期。

c 袁广阔：《论二里头文化龙崇拜及其对夏商文化分界的意义》，《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6 期。

d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市二里头遗址中心区的考古新发现》，《考古》2005 年第 7 期。

e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云南昌宁县大甸山墓地发掘简报》，《考古》2016 年第 1 期。

f [ 汉 ] 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259 页。

g [ 汉 ] 司马迁：《史记》卷八《高祖本纪》，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341 页。

h 14 个与龙有关的年号包括：黄龙、青龙、白龙、神龙、景龙、见龙、龙兴、龙飞、龙昇、龙启、龙朔、龙凤、龙纪、龙德。

参见方诗铭：《中国历史纪年表》，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57—16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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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龙”，史载“神龙元年春正月，大赦，改元”a。另外，“龙兴”作为年号，因寓意王朝的

兴起，亦颇受帝王青睐。最早使用该年号的为东汉公孙述，他于建武元年（25）四月自立为

天子，“建元曰龙兴元年”b。唐元和五年（810），唐南诏王第五世王劝龙晟改元“龙兴”。

云南大理第十七世国王段正兴继承王位后，也曾改年号为“龙兴”c。通过与“龙”相关年

号的普遍使用，可见帝王与“龙”的紧密关联。

由此可见，不管是汉族皇帝，还是少数民族皇帝，都通过各种方式将自己与龙相关联，

或以龙为自己的化身，或使用与龙相关的器物，或采用含“龙”字的年号。龙因此成为帝王

的象征，并超越单纯的权力标志范畴，演变为一种独特而深厚的文化符号，深深烙印在中

国古代的皇权文化之中。此外，龙还被纳入王朝正统性的符号体系，如《史记·封禅书》云

“夏得木德，青龙止于郊”d，以龙的出现附会王朝运势，进一步深化了龙的象征意义。

龙图腾作为各民族共创的崇拜对象，本质上体现了文化的共通性。它不仅仅是对某种动

物形象的崇拜，更代表着各民族对自然力量的敬畏和对皇权的推崇。龙图腾所蕴含的力量和

权威的象征意义，跨越民族和地域界限，在各民族文化中获得广泛认同和传承，成为各民族

共有的文化符号和精神纽带，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提供了重要文化支撑。

四、从龙文化看各民族共享风俗习惯

龙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深度融入各民族的共享风俗习惯，在节日庆

典、祭祀祈福、建筑装饰、服饰艺术及命名等多个方面均留下了鲜明印记，成为联结各民族

文化认同的重要纽带。

（一）节日庆典中的龙文化

1. 春节舞龙

春节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传统节日，舞龙作为其核心庆祝活动之一，广泛流行于各个民

族。在汉族春节庆祝活动中，舞龙就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民众舞动色彩斑斓的龙灯，伴随

着锣鼓声穿梭于大街小巷，祈求新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泰民安，既烘托了节日的喜庆

氛围，也体现了人们对龙的崇拜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许多民族地区同样有着舞龙的习俗。

例如，壮族在春节期间举行盛大的舞龙活动，男女老少身着鲜艳的民族服装参与其中。苗族

的春节舞龙也别具特色，舞龙队伍巡游村寨，所到之处，人们欢声笑语，共同庆祝节日，祈

求幸福安康。各族同胞均通过舞龙表达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和对传统风俗的传承。

2. 端午赛龙舟​​

赛龙舟是端午节的标志性活动，其起源与纪念屈原相关，更植根于各族人民对龙的共同

崇拜。古代先民为了祈求龙神保佑，将船只做成龙形并举行祭祀活动，赛龙舟逐渐发展为兼

具竞技性与文化性的民俗活动。如今，赛龙舟活动不仅是汉族的传统习俗，更是多民族共享

的文化仪式，不仅是力量与协作的比拼，更成为各民族共庆佳节、增进情感联结的重要载

体。端午节吃粽子的习俗，最早也与龙崇拜有关。先民将粽子投入水中，意在供奉蛟龙以求

a [ 后晋 ] 刘昫等：《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本纪》，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132 页。

b [ 南朝宋 ] 范晔：《后汉书》卷一三《隗嚣公孙述列传》，[ 唐 ] 李贤等注，中华书局 1965 年版，第 535 页。

c 《 辞海》（中国古代史分册），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32 页。

d [ 汉 ] 司马迁：《史记》卷二八《封禅书》，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136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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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闻一多认为，农历五月初五本是古代吴越地区“龙”图腾部落的祭祀日，当地百姓曾

有断发文身“以像龙子”的习俗；时至今日，各地流传的用五彩丝缠绕手腕、脚腕的民间风

俗，便是这一古老纹身习俗的演变。这进一步印证了龙文化对端午习俗的深层影响。

3. 二月二龙抬头

谚语曰：“二月二，龙抬头。”农历二月初二也被称为“龙抬头节”，又称“春龙节”“龙

兴节”，是中华民族祭祀龙神的重要节日之一。《中华全国风俗志》云：“二月初二日，焚香水

畔以祭龙神。”a 人们常于此日理发，寓意“剃龙头”以迎祥瑞。这一节日既与龙作为“麟虫之

长”的象征想象有关，也与节气时序紧密契合。其时间邻近“惊蛰”“春分”，此时大地复苏、

万物生长，民众借“龙抬头”的文化意象，祈求一年农事顺遂，有个好收成。

（二）祭祀祈福中的龙文化

1. 祭龙仪式​​

祭龙是许多民族共有的祈福仪式，以祈求龙神庇佑。一些民族会在特定时日，虔诚地

向龙神献上猪、羊、水果等丰盛的祭品，以庄重的仪式祭祀龙王，祈求风调雨顺、庄稼丰

收，表达对自然的敬畏和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各民族祭龙仪式各具特色。例如，哈尼族把每

年农历二月初二确立为祭龙日。这一天，全村人身着盛装，前往龙树林（被视为龙的栖息

地）举行隆重的祭龙仪式，由专人主持祭祀流程，人们敬献祭品、焚香祷告，在庄严肃穆的

氛围中祈求龙神保佑村寨平安、五谷丰登。祭龙节也是傣族人民的重要传统节日，民众前往

寺庙中祭拜龙神，在袅袅香烟中虔诚祈求家人平安健康、生活顺遂。这一习俗不仅传承了民

族文化，也强化了对龙的信仰认同。湘西苗族的“接龙”风俗亦很有代表性，通常在遇到大

丰收、添丁等大喜事时举行（一般在农历二月或十月），由两位巫师任“接龙师”，主要流

程包括设龙座、祭雷神、敬龙神、安龙位等，“设龙座于堂屋正中，打开大门，铺晒簟，围

稻草圈，圈里便是龙座。堂屋里摆小方桌，屋外摆大方桌。龙师从屋外向屋内抛一匹布，从

大方桌拖到小方桌，再扎个稻草龙头或竹篾纸龙头，插在大方桌前，长长的布条象征一条大

龙”b；敬龙神过程中，接龙师朗诵敬龙神词，并带领民众到水井边引龙，由村民装扮的“龙

公”“龙母”用瓦罐汲一罐清泉水，是为“龙水”，随后接龙师率领引龙队回屋跳接龙舞；最

后进行“安龙位”，将取回的“龙水”倒入碗中，掺入烧酒、朱砂和银子，上盖石板，至此

全套流程结束。总之，各民族不同的祭龙仪式丰富多彩、各具特色，但都体现出龙文化的深

刻烙印。

2. 祈雨仪式​​

在传统农耕社会中，雨水对农作物生长至关重要。因此，许多民族都形成了以祭祀龙为

核心的祈雨习俗。特别是遇到干旱少雨时，祈雨活动会更加隆重。在祈雨仪式上，各族同胞

都会载歌载舞，祈求龙王怜悯，早日降下甘霖。汉族的祈雨仪式中，人们会抬着龙王像，挨

家挨户祈求降雨。彝族、苗族等少数民族也有类似的祭龙祈雨仪式，如彝族在干旱时会在龙

潭边摆上祭品，由毕摩（彝族文化传承人）主持祭祀仪式、念诵祭文，祈求龙神降雨，滋润

大地。这类祈雨仪式体现了各民族对自然的依赖和对龙的敬畏，通过共同的龙文化活动，各

a 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编），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6 版，第 283 页。

b 过伟：《中国少数民族龙文化论》，《广西民族研究》2000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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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在祈求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紧密的联系。

由此可见，龙文化广泛存在于各民族的祭祀祈福活动中，虽然仪式各具特色，但核心都

是表达对自然的敬畏与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在农耕社会背景下，这些活动既体现了各民族对

龙的共同信仰与对自然的依赖，也在共同的文化实践中凝聚了民族情感，强化了生存发展中

的文化联结。

（三）建筑装饰中的龙文化

在中国传统建筑装饰中，龙的形象比比皆是。在中国古代建造的宫殿、庙宇、园林等建

筑中，常常可以看到精美的龙雕龙绘。如故宫作为明清皇家宫殿，其建筑装饰中龙的形象无

处不在。太和殿前的九龙壁上，九条龙形态各异、栩栩如生，或升腾于云雾，或潜伏于波

涛，色彩绚丽，气势磅礴，既彰显了皇家威严和尊贵，也表现了龙文化的象征力量。庙宇中

的龙雕龙绘则更多地体现了宗教信仰和吉祥寓意，如龙王庙中的龙雕，象征着对龙的崇拜和

对风调雨顺的祈求。在一些少数民族的建筑中，也同样有龙的身影。侗族的鼓楼、风雨桥等

建筑上通常有龙的雕刻和绘画，其造型独特，线条流畅，色彩鲜艳，将龙文化与侗族建筑特

色相结合，展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白族传统民居的门窗、梁柱上，也常以龙纹图案为装

饰，寓意吉祥如意、幸福安康。这些龙雕龙绘的装饰不仅是建筑美学的体现，更是各民族文

化传承和表达的重要方式。此外，部分民族的传统建筑布局也融入龙的寓意，如苗族部分村

寨会模仿龙的形状规划布局，道路蜿蜒曲折，房屋错落有致，寓意龙的生命力与活力，象征

村寨的繁荣昌盛。这种建筑布局与龙的寓意相结合，体现了苗族人民对龙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与运用。可见，在中国传统建筑中，龙的形象与寓意广泛存在于多类建筑及多个民族的文化

表达中。龙元素不仅以雕刻、绘画、建筑布局等多样形式呈现，更成为各民族传承文化、寄

托美好愿景的重要载体，共同体现了龙文化在建筑装饰领域的深远影响。

（四）服饰艺术中的龙文化

各民族的服饰中也常常出现龙的元素。其中，皇帝所穿的龙袍最具代表性，是皇权的象征。

虽然在现代社会龙袍已不再具有这一象征意义，但龙的形象依然深受喜爱。在一些传统节日或

特殊场合，人们仍会制作和穿着带有龙图案的服饰，以表达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在一些少数民族的服饰中，也常出现龙的图案。如苗族刺绣中龙的形象就十分常见，人们以

细腻针法、鲜艳色彩将龙的形象生动地呈现于服饰之上。这些龙纹刺绣不仅具有装饰作用，还

承载着苗族的历史文化记忆和民族精神。方南苗族服饰中大多有苗龙的元素，有“牛龙、鱼龙、

蜈蚣龙、水龙、射龙、人头龙、鸡头龙、泥鳅龙、飞龙、虾龙、狮龙”a 等多种形态，突出体现

了苗族对龙的多元想象。瑶族的银饰也常以龙为造型，工艺精湛，造型精美，不仅体现了瑶族银

饰文化特色，也寄托了瑶族人民对龙的崇拜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由此可见，在中国各民族服饰

文化中，龙元素运用广泛，既发挥装饰作用，也成为各民族传承文化、寄托对美好生活追求与表

达龙崇拜的重要载体，共同彰显了龙文化在服饰领域所体现的生命力与影响力。

（五）命名传统中的龙文化​​

在各民族文化中，龙常作为吉祥、权威的象征用于人名和地名。在人名方面，“龙”是

常见字，如“小龙”“飞龙”“祥龙”等名字，既蕴含“望子成龙”的期许，寓意孩子能够像

a 胡瑞波、董建辉、杜沂倩：《从符号学角度谈方南苗族服饰中苗龙的文化表达》，《贵州民族研究》2022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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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一样有出息、有作为，也反映出龙文化对个体身份认同和在各民族文化中的广泛影响。与

龙相关的成语，如龙腾四海、车水马龙、乘龙快婿、见龙在田、人中之龙、龙飞凤舞、望子

成龙、群龙无首等，均耳熟能详、深入人心，进一步印证了龙在人们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在

地名方面，龙文化的印记也同样显著。在侗族聚居地区，深潭被视为龙的栖息之所，因而

常被称为“龙塘”“龙王滩”等。a 黎族生活的地方，如海南省东方市“鱼龙村”，也以龙命

名。福建省龙岩市的得名，源于当地翠屏山的龙岩洞。该洞岩壁经千百年的沉积，形成似龙

盘踞的龙形纹理，“龙岩”之名便由此而来。在各民族的命名文化中，龙作为吉祥、权威的

象征是共通的文化内核，展现出鲜明的文化共性。

综上，龙文化已深度融入各民族共享风俗习惯，从节日仪式到日常细节，从精神信仰到

物质载体，均展现出强大的文化凝聚力与生命力。各民族在传承和发展本民族文化的同时，

也以多元实践共同参与龙文化的丰富与创新，最终使龙文化超越地域与民族界限，成为中华

民族共有的文化财富，并深刻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

成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文化支撑。

五、从龙文化看各民族共有价值观念

龙文化承载着各民族共有的价值观念，包括团结统一、和谐共生、奋发进取、崇德向

善、天下大同等，是各民族文化相通的生动体现，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提供了深厚

的文化根基。

（一）团结统一

龙的形象本身就是多种动物形象的集合体，它融合了蛇身、鹿角、鱼鳞等多种动物的特

征。这种多元融合的特性，正是各民族团结统一的文化隐喻。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各民族通

过迁徙、贸易、通婚等方式不断交往交流交融，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如同龙的多元

构成，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形成也始终以“和合”为核心，各民族在文化互鉴中紧密团结，凝

聚共识，形成命运共同体。面对外敌入侵、自然灾害等重大挑战时，各民族始终如龙的躯干

与四肢紧密相连，以团结统一的力量共克时艰、携手共进，展现出强大的凝聚力。这种团结

统一的价值观念，既是龙文化所蕴含的重要精神内涵，也是各民族共同维护国家稳定、推动

民族发展的重要基石。

（二）和谐共生

在神话传说中，龙常常与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相关联，被视为掌管自然的神灵。这体现

了古人对自然力量的敬畏，以及“天人合一”的朴素智慧，暗合了各民族追求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价值理念。无论是农耕民族“顺天时，量地利”b 的耕作传统，还是游牧民族“逐水

草而居”的生存智慧，各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都形成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传统观

念。这与龙文化所倡导的和谐共生理念相契合。这一理念进一步延伸至族际关系，在龙文化

的熏陶下，各民族以“和而不同”为交往准则，尊重彼此的语言文字、风俗习俗、宗教信仰

与生活方式，通过族际通婚、节日共庆、贸易往来等方式打破隔阂，共同构建了一个多元和

a 宋恩常：  《中国少数民族宗教·初编》，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344 页。

b [ 北魏 ] 贾思勰：《齐民要术今释》卷一《种谷》，中华书局 2009 年版，第 44 页。

110



▲

民族文化

谐的社会环境。从历史上的“茶马古道”促进多民族互市交流与情感交融，到当前“构建互

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不断拓宽各民族全方位嵌入的实践路径”a，各民族在交往中增进

理解，在交融中凝聚情感，最终形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格局，印证了龙文化“和谐

共生”理念的现实生命力。

（三）奋发进取

神话传说中的龙能够腾云驾雾、呼风唤雨，战胜困难和邪恶势力，展现出强大的力量和勇

敢无畏的精神，传递出积极向上、奋发进取的价值追求，成为激励各族人民勇往直前、攻坚克

难的精神符号。从古代各族先民开疆拓土、治理水患，到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反抗压迫、寻求

民族解放，龙文化“奋发进取”的精神始终是凝聚民族力量的旗帜。进入新时代，这一精神更

成为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内在动力。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各族同胞以“龙的昂

扬姿态”奋勇前行，立足民族特色、紧跟时代步伐，通过发展特色产业、传承民族文化，实现

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这一过程中，各民族既保留了自身特色，又以创新实践

诠释了龙文化“奋发进取”的当代内涵，充分印证了这一价值观念对推动民族发展的持久赋能

作用。重庆市铜梁区的探索，正是龙文化“奋发进取”精神当代转化的典型案例。当地深耕龙

文化资源，推动龙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一方面，大力培育龙文化文创产业与主题

文旅产业，将“铜梁龙”打造成地域文化金字招牌；另一方面，推动龙元素全面融入建筑、道

路、商店、公园等城市公共空间，使龙文化随处可见。同时，高度重视龙文化非遗传承，推动

“铜梁龙舞”“铜梁龙灯彩扎”分别列入首批、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中，铜梁

龙舞还多次亮相国庆庆典、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海世博会、北京世园会等重要场合，并远赴

美、英、法等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文化交流，有效推动了中华龙文化走向世界。b

（四）崇德向善

龙在中国文化中被视为吉祥、正义的象征，既寓意“祥瑞之兆”，也是“惩恶扬善”的

化身，这种文化定位使其成为“崇德向善”价值观念的载体。龙文化强调“崇德向善”“以

德立身”，倡导人们要心怀善念、乐于助人，这与中华民族“仁、义、礼、智、信”的传统

道德观念高度契合。各民族都重视道德教育，将崇德向善作为重要的价值观念传承下来，并

转化为各族同胞的行动自觉，在日常生活中，尊重长辈、关爱他人、诚实守信、积极投身社

会公益事业等，为构建和谐社会贡献力量。龙文化崇德向善的价值观念不断内化为各民族共

同的精神追求，成为维系民族情感、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纽带，更是中华民族历经千年而生

生不息的文化内核。

（五）天下大同

龙文化不仅凝聚着国内各民族的“向心力”，也是推动中外文明对话的“桥梁”，其核

心指向“天下大同”的价值追求。在国内层面，龙早已成为增进各民族共同性、强化民族认

同的标志性符号。清朝统治者将龙纹融入满汉服饰，客观上为这一符号成为更广泛接受的文

化标识提供了条件。当代“龙的传人”叙事强调中华民族的统一性和整体性。不论哪个民族，

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都是龙的传人。“龙”成为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文化标识。可见，

a 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4 年 9 月 28 日。

b 参见王小波：《深入推动铜梁龙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农民日报》2024 年 3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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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的传人”叙事超越了单一民族身份，有效促进了各民族大团结，增强了民族认同和国家认

同，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文化滋养。在国际层面，龙文化还成为中华文

明与世界文明对话的媒介。如敦煌壁画中的“龙王礼佛”图像，既保留了中国传统龙的形态特

征，又融入了佛教文化的宗教元素，展现了佛教东传过程中与中国传统龙文化的有机融合，是

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生动见证。如今，龙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符号，也正通过影视、艺术、节

庆等形式走向世界，既展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也

为推动世界文化多样性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这种“向内凝聚、向外开放”的特性，正是龙文

化“天下大同”理念的当代实践。

各民族对龙文化价值观念的认同，本质上是对中华民族精神内核的深层共识。这些共有

价值观念不仅是历史遗产，更是文化基因，既承载着各民族交融共生的共同记忆，也为当前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滋养，持续推动各民族在形成价值共识的基础

上，携手投身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

六、结语

龙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象征，贯穿于各民族共建族源神话、共创图腾崇拜、共

享风俗习惯、共有价值观念等方方面面，是各民族文化相通的重要体现。这种跨越地域和民

族界限的广泛文化认同，不仅契合了各民族对自然力量的敬畏之心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之

情，也印证了龙作为共同文化符号的核心价值。在历史传播中，龙文化经过不断丰富与发

展，早已成为各民族共享的精神财富。历史地看，龙文化始终伴随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的形成与发展，是各民族血脉相连、情感相亲的重要文化见证。就现实意义而言，各民族共

创共享龙文化的实践，生动诠释了“灿烂的中华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这一论断，而由

龙文化为载体所体现的各民族文化相通，正是“中华民族铸就多元一体文明格局的文化基

因”。a 进入新时代，我们可依托龙文化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其作为增强各民族中华文

化认同的重要纽带，持续促进各民族文化互鉴融通与创新发展，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注入深厚文化力量。

（责编   唐萍）

a 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4 年 9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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